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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社工的“叛逃”

（上接 08 版）
做机构不能光凭一腔热血，头
脑要灵活， 吸纳社会资源也不
一定说非要人家拿来真金白
银， 可能在物力、 人力上帮助
你，你没有投入更多，就是一种
资源的节省。 ”骆冰告诉记者，
评估就是指挥棒， 它会引导机
构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2010 年末，《深圳市社区服
务“十二五”规划》讨论稿就已
基本形成， 计划按照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原则，以 １—２ 万
人为规划范围， 主要按照人口
规模， 参照地域面积、 服务对
象、 服务需求和功能定位等因
素，规划、建设各类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 到 2015 年， 全市将建
成营运近 700 个社区服务中心。

其服务的最大特色是“跨部门、
综合性、非行政化提供”。

四类公共服务设施中排在
第一位的就是“社区服务中
心”：建筑面积 ４００ 平方米左右。
服务内容包括：党、团、工会和
妇联活动，老人、妇女、青少年、
儿童服务，社区日间照料、再就
业培训、家庭问题调解、婚姻问
题咨询、 亲子活动、 四点半学
校、学生午托、家庭生活教育、
家居照顾示范、图书阅览、文化
体育、社区教育和康乐等。

社区服务中心采用招投标
方式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管理，
即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支持社区
服务中心建设。 社工占工作人
员的 50％以上，是社区服务中心
的重要骨干力量。

“现在还有‘社区服务中
心’这么好的平台给你，只要有
实力，有能力，社工服务机构就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骆冰说。

2011 年 4 月，首批试点的 5
家社区服务中心设立运营，一
年多下来服务效果明显。

2011 年 5 月 19 日，《关于
各区开展社区服务中心招标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下发到深
圳市各区民政局以及新区社会
管理部门， 每家社区服务中心
一年运营费用为 50 万元， 各区
先支付其上半年经费 25 万元，
由深圳市支付其下半年的经费
25 万元。

“50 万听着不多，但社工服
务机构也好， 其他社会组织也
好， 一定不能单把社区服务中

心作为一个纯项目来运作，它
是一个平台， 可以容纳进各种
资源。 ”骆冰向记者举例：“团委
要在中心挂青春家园的牌子，
表示是团市委主导的， 在青少
年方面做得深入一些，可以，要
单独拿钱来资助这块特色业
务； 教育局想在社区服务中心
建社区学院，好，也要提供资助
经费，为什么？ 总要有个把社工
来为你干活吧； 南山区的花果
山社区服务中心， 已经承接了
许多行政性管理事务类服务，
今年的购买服务金额总数已达
200 多万。 接下来，什么彩票销
售点啊、 其他一些有偿服务的
项目啊都可以进行。 ”

但同时，骆冰强调，所有的
这些附加服务一定要在保证

“弱势群体、特殊群体服务好”的
基础上运作。

据了解， 除了试点的 5 家
外， 深圳市的社区服务中心自
2011 年 7 月开始大规模成立，
第一批 30 家，年底又营运 50 多
家； 今年 10 月底已经招标采购
完成 69 家。骆冰预计到 2012 年
底，两年累计营运的社区服务中
心将近 200 家。由于营运效果渐
显， 各区纷纷加大支持力度，有
几个区甚至提出明年就要完成
全覆盖的任务。

骆冰告诉记者，为了增强竞
争，社区服务中心的招标对象不
限于社工服务机构。“在深圳市、
区登记的社会组织从事社会服
务业务的都可以竞标,虽然非社
工服务机构实际中标的很少”。

据不完全统
计，深圳的社工有
近 17% 的 流 失
率。 其中，在行政
机关和事业单位
服务的流失社工
中，大多数都选择
了报考公务员。

“

”

收到公务员面试通知的那
天， 彭宇带着女朋友去吃了单
位对面那家海鲜自助———团
购，一人 69 元钱，原价 129 元。
在这家共青团系统的机关里工
作了两年多， 他几次要请女朋
友来这儿吃饭， 女朋友都舍不
得。

从“机构”到“机关”

3 年前，初来深圳的彭宇进
入一家社工服务机构工作。

那是 2009 年， 彭宇从一所
“211”高校的法学院毕业，结束
了四年的异地恋， 顺其自然地
来到了女朋友所在的城市———
深圳。 女朋友学的是社工专业，
耳濡目染下， 彭宇也对社会工
作产生了兴趣。 一次招聘会后，
两人进入了同一家社工服务机
构。

一线社工做了大半年，彭
宇工作的机构在政府购买中中
标，几经挑选，他被分配到共青
团系统的一家机关。“毕竟到行
政机关里工作， 一定程度上代
表我们深圳社工的形象， 领导
说一定得选形象气质佳， 会说
话的”。

彭宇所在的部门有三个
人， 后来他得知有两个是编制
内人员，另外一个是聘用。 在我
国， 机关单位的编制是按照当
地户籍人员的数量配给， 深圳
市的特点是外来人口多， 而当
初编办是按照 1996 年深圳市
186 万户籍人口的数量来定编
的， 因此深圳市众多机关单位
都存在人力资源缺乏的状况。

也因此， 新来报道的彭宇
受到了同事们的“热烈欢迎”：
办公室工作巨多， 多一个干活
的他们当然高兴。 上班第一天，
彭宇就加班到晚上 10 点，上级

单位来检查， 一周内彭宇要和
同事们按照要求补齐三年的资
料， 分配给他的任务就是把这
三年会议记录的文字版输入到
电脑里变成电子版。

“当时觉得蛮无趣，女朋友
就开解我说行政工作也是社工
专业的一部分， 要从普通的工
作中发觉出不普通来， 起好纽
带作用。 ”在女朋友的鼓励下，
彭宇逐渐适应了在机关的生
活，没有个案做，他就在工作间
隙帮着同事们用社工手段解决
各种家庭问题，“想着三年后服
务岗位到期还是得回到机构
去，专业不能丢”。

“现实很骨感”

可不到半年， 彭宇“回机
构”的想法就动摇了。 2010 年国
庆节前一个工作日的早上，科
长通知大家中午到一楼领过节
发的东西：橄榄油、鸡蛋和洗洁
精等日用品。“正好前一天晚上
听我女朋友提一句， 说家里洗
洁精用没了， 我就给她发信息
说不用买了，单位发，我晚上带
回去。 ”让彭宇没想到的是，中
午他和同事一起到楼下排队，
排到他时， 发物资的大妈却说
名单上没他的名字。

“后来我一想，对啊，我的
东家是中心， 单位的福利待遇
肯定没我的份儿啊。 ”“同工不
同筹”的日子久了，彭宇的心理
渐渐发生了变化，很细微，却不
断发酵。“说实话，年轻人，有时
候真抗不住那种刺激， 大家干
一样的活， 甚至我的比他们都
多，可待遇却差一大截。 最主要
是你找不到你的价值， 看不到
你的上升空间。 ”2012 年，单位
几个和彭宇年龄相仿的公务员
提了副科， 彭宇办公室的科长

升了副处。“可我还是老样子，
只能等着岗位到期回机构”。

期间， 彭宇通过了初级社
工师考试，却因为专业不对口，
无法报考中级社工师。“督导助
理这些我也没法申请， 都特别
严格，要求你有多少服务量、服
务指标， 可我在机关里到哪去
服务。 ”

职位上无法晋升给彭宇带
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收入低。
他仍和机构里刚入职的社工拿
一样的工资———除去社保每月
刚过四千块钱。“所以现在社工
机构招到的新人都是大专、民
本、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一毕
业觉得 4 千块钱，起点还蛮好，
像我们同批的都是中山大学、
南昌大学、中青院毕业的，现在
没有了，都嫌挣得太少。 ”在深
圳， 这样的工资水平甚至比行
政单位外聘人员的收入还少一
大截。

一连串的挫折让彭宇切身

体会到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
骨干”的滋味。

“不是说‘到了深圳才知道
钱少’，花销真的很高的。 ”为了
省钱， 彭宇一直租住在农民房
里，这种楼，间距很小，终日不
见阳光，厕所没有冲水马桶；单
位食堂中午一餐饭 12 块钱，为
公务员补助 10 块， 彭宇不甘心
也不舍得花全价， 就每天过两
个路口去吃一家“找到的附近
最便宜的 6 元快餐”；深圳地铁
贵， 他就早起半个多钟头坐公
交车；毕业三年多，只买地摊货
和品牌打折的衣服。

“去行政化”之外

实际上， 即便是这样的收
入仍不能保证每月按时发放。

“政府拨给机构的钱是按百分
比分批次拨的， 机构出现资金
周转不开是常事， 有的机构老
板是企业家， 手里有钱就自己
垫着， 有时候没钱就只能欠着
我们。 所以现在不鼓励社工成
立社工服务机构可能也有这方
面的考量， 你得有一定实力保
证机构能正常运转。 ”

2011 年， 深圳市向民间组
织购买服务的费用达 1.5 亿元
以上。有消息报道，截至 2012 年
2 月 28 日， 市区两级财政和福

彩公益金资助的 27 家社工机构
的岗位、项目和社区服务中心应
到账而未到账款项总额为 1218
余万元(包括因对服务评估延期
而导致支付延期部分)。

而对于彭宇来说，最难受的
还是家里不停催婚。“我俩谈了
7 年多，她对我很好，我不能什
么都没有就让她跟我结婚。 大
家都知道社工是帮助人， 港剧
里也总这么演， 可你帮助人前
提是你得有帮助人的资本，你
自己还是弱势群体， 过成这副
德行，心态都这么不正，怎么去
帮助别人？ ”

据相关人士对《公益时报》
记者介绍，目前在深圳，和彭宇
类似服务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
位的社工约 156 人，占深圳所有
社工岗位的近 14.9%。 虽然民政
部门一直在推进社工的“去行政
化”，但彭宇现象仍然以少数存
在。 2013 年，深圳市民政局计划
将该百分比缩减到 10%以内。

2012 年 4 月， 深圳市行政
机关公务员开始报名， 计划招
录 1097 人， 报名人数高达 6 万
余人。 彭宇，成了 6 万人中的一
个。

顺利通过笔试，正等待面试
的彭宇回想到即将放弃从事了
3 年的社会工作，一时间五味杂
陈……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壹家亲工作人员去接托管的孩子

案例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